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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澳洲做地主
金凯平

! ! ! ! ! ! ! ! !"终于诞生了一位优胜者

于是，我告诉所有来电的挑战者，我是一
位来自中国的痴迷围棋的业余爱好者，没有
参加过任何专业比赛，只是对于围棋已到了
心痒难耐的地步，希望以棋会友，会会在澳洲
生活的棋友们，也想比拼一下棋艺的高下。

一个星期后，我统计了一下，总共有 !"

名大学生予以应战，他们必须先行对决，决
出第一名后再与我交锋。于是，整整一个月，
墨尔本大学兴起了一个中国围棋的热潮，在
大学的某个教室里，每逢周末，这 !"位同学
就聚在一起，进行淘汰赛。为了保证挑战者
的棋路事先不被我所知，这一个月，我都没
有出席淘汰赛现场。我邀请了墨尔本大学的
一位同学替我把关整个赛事的进行。火并了
一个月后，终于诞生了一位优胜者。

那个男孩给我打电话，约我周末到墨
尔本大学一较高下。那天我特地提早半小
时到达教室，摆放好棋局，静静等待着。到
了约定时间，外边突然人声鼎沸起来，我知
道他们来了。人未到声先传：“#$%&'到了没
有？”

我终于见到了那位最勇猛的挑战者。
走起路来呼呼作响，说话铿锵有力，头发短
短的，长相斯文带着一股英气，很有领袖气
质。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后面跟随着其
他 (位被他淘汰的挑战者。男孩就像位勇士
般被簇拥着。
“我就是 #$%&' )&*。你好！请问你怎么称

呼？”“迪米。”“今天我们怎么比？三局两胜
还是一局定胜负？”“公平些，我们就三局两
胜吧。”“不用这么麻烦了，我们一盘定输赢！
来吧，我要打败你！”用不了多久，迪米输了。

此刻的他再没有初来时的那股狂劲，他
似乎很错愕，完全没料到自己会败，尤其是
败得这么容易这么干脆！“#$%&'，你是用什么
法子让我这么快就输的？”迪米显然越想越
不可思议，忍不住脱口而出。“呵呵，小伙子，
你一开始的布局没设好，没有稳固的根据地
就不会有未来的发展。”“#$%&'，是否能再给

我一个机会？”“好啊，我们三局
两胜才公平！”我给他解围。
第二局，迪米又输了。其余

(位围观者都鼓起掌来。他直直
地看着我，显然还是很不服气：
“#$%&'，你给我点时间，我要再

次挑战你！”“好，给你一个月时间，你给我打
电话，我请你到家里来。”

一个月后，迪米给我打了挑战电话：
“#$%&'，我苦练了一个月，请求再次挑战你！”
这回他来了个先礼后兵，“请你告诉我家里
的地址吧，我明天来找你！”这语气听上去像
是武侠片里那些来踢馆的，来者不善善者不
来，看来我这回要做好应战准备了。我将家
里的地址报给了他。迪米听后笑了一笑。

迪米那天来到我家时，穿着一身西服，
与第一次见面时锋芒毕露的样子迥然不同。
一进门，还送了我一个盆栽作为见面礼。看
来真是下了苦功，郑重其事来挑战我了。我
想道。我请他到餐桌那儿坐，棋局摆在了那。
不想他却往沙发的方位走去。
“#$%&'，其实我今天不是来下棋的。不是

我输怕了不敢再挑战你，实在是我知道实力
相差悬殊，就算我再勤练一年，我也未必能
与你相比。今天我就想听你跟我说说围棋的
艺术。可以吗？”没料到这个看似心高气傲的
大男孩居然如此能屈能伸，我很乐意结交这
个朋友，我笑道：“你想喝茶吗？我们边喝边
聊怎么样？”“好的，红茶，谢谢。”“啊，真不好
意思，我这里只有绿茶，你愿意品尝一下我
们中国人很喜欢喝的绿茶吗？”“好的。”

我给迪米泡了一杯家人前不久给我寄
的西湖龙井，一时间，中国茶叶特有的茶香
味儿布满了整间屋子。
“好香啊……”还未入口，迪米已经忍不

住称赞道。“这是我们中国浙江杭州特产的
西湖龙井，茶香浓郁，不知你喜欢吗？”“哈
哈，#$%&'，我真是越来越对中国好奇了！茶很
好喝！人也很棒！金老师，在围棋上，我想拜
你为师！你指点我一下吧！”“其实下围棋，首
先下的是个思路，最初的布局很关键；其次，
切记要把握棋局的大方向，所谓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切不可因小失大。”“啊，我每次都
是走一步算一步，不会去考虑几步之后的事
情，所以每次总是会遇上预期外的状况，我
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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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第二条走廊，这里的煤气灯
调暗了。铺着地毯，贴着印花的墙纸，又有很
多扇门。走廊两边挂着画框厚重的油画，都
是名画的俗气仿制品。空气中有一股甜腻而
令人不舒服的气味。尽管真相还没有完全展
现，但我的所有本能都想离开这个地方，希
望自己根本没来。
“我们必须选择一扇门，”福尔

摩斯喃喃道，“哪一扇呢？”门上没
有标志，全都一式一样，光滑的栎
木门和瓷把手。他选了离他最近的
那扇，把它打开。我们一起朝里面
看。看到木地板、小地毯、蜡烛、镜
子、罐子和盆；看到一个我们没见
过的长胡子男人坐在那里，只穿了
一件白衬衫，敞着领口；还看到在
他身后床上的那个男孩。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不愿意相

信，但我也不能否认自己亲眼看到
的证据，这就是“丝之屋”的秘密。
它是一家声名狼藉的会所，专门为
那些有钱变态男人设计的，罗斯也暂时是受
害的孩子之一，难怪他逃走了，难怪他姐姐
要拿刀来刺我，以为我是来抓他回去的。
那长胡子男人发现了我们。“见鬼，你们

在干什么？”他吼道。
福尔摩斯关上了门。就在那一刻，楼下

传来一声喊叫，这儿的主人进客厅，发现我
们不见了。钢琴声戛然而止。我不知道下面
该怎么办，但一秒钟后决定权就被夺走了。
走廊上另一扇门打开，一个男人走出来，衣
服穿得挺全，但显得凌乱，衬衫从后面耷拉
出来。我一下就认出他来，是哈里曼警官。
他看到了我们。“你们！”他叫道。
他站住，面朝着我们。我没有再想，掏出

左轮手枪，打出了会让雷斯垂德和他的警员
冲进来帮助我们的那一枪。但我没有按约好
的那样朝天射击。我瞄准了哈里曼，以一种
我之前和之后都从未有过的杀人意图扣动
了扳机。生平唯一的一次，我真正懂得了想
要杀死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我的子弹没有打中。在最后一瞬间，福
尔摩斯肯定看出了我的意图。他大喊一声，
立即伸手来抓我的枪。这足以破坏我的瞄
准。子弹打偏，击碎了一盏煤气灯。哈里曼闪

身逃跑，从另一道楼梯冲下去不见了。与此同
时，枪声在整所房子里引起了惊恐。很多扇门
一下打开，许多中年男人踉跄着冲到走廊上，
四下张望，满脸惊慌和惶恐，好像他们多年来
一直暗中提防自己的罪恶将被发现，这会儿
猜到那一刻终于来了。下面传来木头碰撞声
和叫喊声，前门被冲开了，我听到雷斯垂德在

高喊。第二声枪响，有人尖叫起来。
福尔摩斯已经冲向前去，推开所

有挡着他的人，一路追赶哈里曼。苏
格兰场的那个人显然断定大势已去，
他要逃脱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雷
斯垂德已经赶到，他的手下会在各处
把守。然而，这却显然是福尔摩斯所
担心的。他已经跑到楼梯口，匆匆下
楼。我跟在后面，我们一起下到底层
黑白地砖的走廊里。这里一片混乱。
前门开着，一股寒风吹进走廊，煤气
灯闪烁不定。雷斯垂德的手下已经开
始工作。拉文肖勋爵已脱去了斗篷，
穿着一件天鹅绒吸烟衫从一个房间
里跑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支雪茄烟。

他被一名警察抓住按在墙上。
“把手拿开！”他嚷道，“你不认得我是谁

吗？”他还没有意识到很快全国都会知道他是
谁，并且无疑会对他和他的名字感到厌恶。
“丝之屋”的其他顾客也已经被逮捕，跌跌撞
撞，毫无勇气和尊严，很多人哭出了自怜的眼
泪。管家瘫坐在地上，鼻孔流着血。我看到罗
伯特·威克斯，那个贝利奥尔学院毕业的教
师，被反扭着手臂从一个房间里拖出来。

房子后面有一扇门，敞开着，通向一个
花园。雷斯垂德的一名警员躺在门前，鲜血
正从他胸口的一个弹孔涌出。雷斯垂德已经
在给他包扎，看到福尔摩斯，他抬起头来，脸
气得通红。“是哈里曼！”他吼道，“他下楼时
开的枪。”“他在哪儿？”“跑了！”雷斯垂德指
着敞开的门说。

二话没说，福尔摩斯马上冲出去追哈里
曼。我们来到外面的黑夜和旋舞的风雪中，我
们沿着一条小径绕过房子侧面。夜晚已经变
成一个黑白的大旋涡，连马路对面的建筑都
看不清楚。这时我们听到一声鞭响和马嘶的
声音，有辆马车猛冲向前，朝大门口狂奔。谁
握着缰绳是毫无疑问的。我的心一沉，嘴里泛
起苦涩的滋味，意识到哈里曼已经逃脱。


